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林 耀 华

民族识别的缘由

称。

我曾在五十年代赴云南等地，领导并参加了我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的起因如何？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这一工作的进程又怎样？这些问题均为国

际学者与族体众多的国家所瞩目。我仅就我的经历、工作实践来说明并探讨上述问题。

重点侧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的民族。

中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歧视、隔离与压迫政策，不承认我国少数民族的客

观存在，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使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更改或隐

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在解放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只有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民族识别和调查研究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准确的答复。

解放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进行社会改

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民族关系，促进了少族民族的自觉

意识。于是除了那些历来被公认的少数民族外，许多大、小族体纷纷公开了自己的族

年，仅云南省就有

哪

多个上报族称。当时，我们仅从表面上分析，就发现“族

称”颇为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一些人自报地方籍

贯名称，另一些人竟自报特殊职业的名称。还有的地方共同体受汉族影响深，讲汉话，

民族特点虽不显著，但还保留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等等。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不

少名称肯定不能成为民族名称，因为民族不应和职业、地方籍贯等称谓混淆，而且也不

应因自报族称而把同一个民族分割开来。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群众自报的名称中，

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如果确认是少数民族，就要分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其他

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以便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帮助

他们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他们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多个年头，目前我国正式确认的有包括汉族在内的

的积极性。于是，解放初期就把民族识别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工作已经持续了

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绩，绝大多数族体的确认或归属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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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的理论根据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密切结合我国

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一地

进行识别，以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

这首先要提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

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该论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

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现代民族

的四个特征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些特征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形成了。所以在

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

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

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的

四个特征，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例如景颇族

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共同语言，这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

究竟是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还借用他族语言则是次要的。在现实识别工作中存在着说同

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

各支系主要使用两种语言。通过语言分析说明景颇各支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民族

共同体。此外，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

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

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成其为民族，这是前提，但

识别工作的实践证明，不单独地依据语言学分析来确定他们的族别。

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

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文化传统也常常在这种共同的生存背景中形成。例如大

至壮族、傣族，小至西双版纳攸乐山的基诺族就都分别占据一定的地域。我们也重视我

国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等多种原因而产生的交错杂居的

特点。例如崩龙族在我国就有很多支系，在国外还分布于中南半岛，他们在男女服饰上有

直观的明显区别，语言略有差异，虽与坝区傣族以及景颇等山地民族交错杂居，仍保持

了自身的共同民族特点。但是不同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也大多是清晰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了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从而每个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特

点十分显著。但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联系却很

密切，他们不是各自形成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

济中心。杂居民族区的共同经济生活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到一起，并没有消除它们各自的

民族特点，因此，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并非在任何一个民族地区都很显著。但在向社

会主义过渡时期，应密切注意杂居民族区的共同经济生活对民族的社会发展究竟起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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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

么作用。

共同心理素质是各民族人民社会经济生活和历史特点的反映。由于各民族所处的条

件不同，形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是通过民族的共同文化表

现出来的。这一特点在民族识别中很重要，因为共同心理素质是客观存在，在形成和维

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整体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

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

族性的，表现在文化方面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他民族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例如苗

族、仡佬、布朗等族均是与其他民族杂居，在民族识别中，一方面要注意语言分析，又

要考察民族文化、习俗等方面，剖析哪些成分是民族固有的，哪些是外族的影响，从而

确定上述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各自的传统。我们看到外族影响是强烈的，但上述民族仍未

与他民族融合，共同心理素质至今还起着维系本民族的统一性作用，各族具有强烈的民

族意识。

掌握上述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

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的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

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

关资料，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此外还要考虑到体现群众性。我们确定

“名从主人”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

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哪一个民族决定他们应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或

应不应该作为单一的民族存在。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科学工作

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

见，通过协商，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或归属。“名从主人”，就是说族

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在保持族称的科学性与本民族意愿发生矛

盾时，应进行耐心说服，帮助群众认识本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

题做出正确判断与决定。这样既尊重了民族意愿又符合科学的客观依据。在这个问题

上，一定要慎重、稳妥，切不可草率从事。

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我仅举数例说明这项工作的

我在五十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工作。首先确定彝族、白族、

傣族、苗族、回族、佤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藏族和瑶族，

还识别了

进程。

在识别工作中，我们遇到四种不同的实际情况：

万人，“蒙化”有四万余人，分布在十几

）确定为少数民族，但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

（支系）。如讲彝语各单位人口多，当时就有三百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

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例如，对云南的“土家”和“蒙化”

两个单位应如何识别？据统计，“土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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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佬”则完全失掉、 和丢掉

个县市。“蒙化”这一族称原是蒙化县“土家”向南迁徙的移民，因之汉族称他们为

“蒙化”。我们选择了蒙化县的“土家”和景东县的“蒙化”为调查重点。根据

多个词汇的比较，“土家”语与“蒙化”语有 相同相近。“土家”、“蒙化”分别与

罗罗（当地彝族）语比较，三个单位在词汇上有些不同，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

也基本相同。“土家”与“蒙化”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他们之间

来往密切，且可通婚，都保留有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婚、火葬遗迹、祖先灵台、

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存在的特点，“土家”与“蒙化”都自称“迷撒拔”或“腊

罗拔”，因此确定二者为一个单位，不能各自成为单一民族，而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纳入其内）再次做为调查对象。调查选点

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随后的第二阶段工作中又把“土家”

（在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已将“蒙化”

多个则改为漾濞等四县，这四个县的“土家”自称“罗罗”、“腊鲁”等。根据

词比较，彼此相同相近的都在

个词中

以上，且有明显的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一致，这说

明它们同是同一语言的一些方言，这些方言与第一阶段调查的“蒙化”、“土家”语最

接近，都是彝语方言。再以漾濞“土家”语同川滇交界凉山彝语比较，在

，永平“土家”语与凉山彝族语比较，在相同的占 多个词中相同的相近的占

，彼此有明显的语言对应规律，语法结构也基本一致，因此更可以断定上述各地的

“土家”语是彝语的一个方言。就语言以外的各特征来看，凉山彝族虽然保留彝族特征

较多，但也不能视为唯一的标准。彝族的标准应是表现在彝族及其支系综合的共同特征

上。彝族各支系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阶段上虽然不平衡，但社会组织与文化方面保留

同姓不婚、共同祭祀远祖、亲属关系中重长支、房屋行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夫兄

弟婚、设小木人灵台、同庆火把节、行火葬、多神崇拜以及相似的巫师制度等，都是彝

族各支系共有的特征。

多个单位，结果是相近的，因此一律确定为彝族支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其他

系，而非单一民族。

万。侬语属壮傣语支中壮语南部方

壮族是我国也是西南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在一千万以上。在识别工作中我

们遇到云南文山专区的“侬”人（布侬），人口有

；大多有语言。侬语与广西龙州壮语比较，语法结构大体相同。同声母同韵母词占

“土佬”人因历史发展条件不同及民族杂居影响，语

音对应规律；因此侬语与龙州壮语只是方言上的差别，“侬”人自称与桂西壮语自称相

同。讲壮语南部方言的另外三支：“天保”、“黑衣”、“隆安”，从族源上看，都是

近代从广西各县逐渐迁移到云南富宁一带定居的。与上述侬语同一系属。“天保”自称

“布侬”、“黑衣”自称“布雄”，“隆安”自称“侬安”，也与广西部分壮族自称相

同。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传统与桂西壮族类似。上述三支系因老家在广西与壮族来往密

切，有强烈的共同民族心理感情。文山、麻栗坡、开远等县的“土佬”人语言与“侬”

语结构大体相似，同源词占

“土佬语已丢掉、 、 、、

、

言有了局部变化，如“侬”语保留有

“侬”语保留有－ 的一部分而使其、

元音鼻化。但“土佬”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仍与“侬”人接近，如祭龙、不落夫家、崇拜

与巫术都与壮族相同，而且“土佬”本身并无成为单一民族的要求，经调查分析，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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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基诺族是由云南北部向南迁的藏缅语族的一支，尽管他们受到傣、汉

本族意见，确任以上涉及的五个支系以及云南的“沙”人等均作为一个个支系而划归壮

族。

）是汉族不是少数民族。如我们遇到的称为“蔗园”的上报族称。“蔗园”人

口不足一千，以种甘蔗为生。根据考查，“蔗园”实为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

（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另外，对

云南和贵州的一些自报族称单位的族体，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他们是长期住居在少

数民族中间的汉族移民单位，不能成为单一民族。

）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如

不同，语法同凉山彝语、丽江纳西语、怒江傈僳语、澜沧江拉枯语均有差别。

年国务院批准为单一民族的基诺族，是我们近

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之一。基诺族人口一万余人，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攸乐山。清

代文献有“攸山”字样，即是今天的基诺族。基诺人无文字、无成文历史。他们有一个

人人皆知的基诺、汉、傣、布朗同出一个大葫芦的神话。根据传说与巫师送魂路线分

析，基诺人是从云南北部南迁到攸乐山的。基诺族语言属藏缅语族，语言结构接近彝语

支，但语音、语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基诺人曼雅寨方言同景洪爱尼（哈尼）

话有

余人的大家族。解放前男子头蓄发三撮，妇女穿短裙，戴大尖顶帽，干栏长屋曾住过

祖先崇拜与多神崇拜并存，行独木棺葬，巫术与草药并用。从历史传说、语言、社会经

济、文化传统

文化的影响，但直到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发展阶级。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

上均有自身的特点。基诺族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界线时基诺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

应当是一个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兼顾本民族的意愿，基诺族成为

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已成熟。现在基诺族地区社会发展正出现一个新局面，基诺人在祖

国大家庭中正肩负着应有的责任。

（ ）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识别。例如西藏南部的僜人和云南西双版纳南部

的克木人，人口不多，识别工作已在进行中。

另有过去已被识别确定族属的民族单位，又重新提出民族识别要求。例如四川省平

武县等地和甘肃文县等地的“平武藏人”亦即“达布”人，提出要求自成单一民族，也

需要进行识别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获得圆满解决，于民族团结与进步都有重要意

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为此，解放后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未

间断，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虽说是稳定的，但他毕竟

是属于历史范畴，是长期社会历史的产物。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

族成分与族称确定，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个别已识别了的民族，可能由于种种原

因，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与问题，对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进一步加以解决。总之，我国的民族学、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决不是书斋式的脱

离实际的，而是与多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息息相关，我国的学者正在为此目的而辛勤

工作着，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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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庄孔韶同志协助搜集整

理原始调查资料，本所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施联朱副教授提供他最近进行的民族

识别的经验并提出宝贵意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民族学工作者必须与语言学工作者密切配合，

当年西南地区的识别调查研究就是由我领导的民族调查组与付懋勣教授领导的语言调查组密切联合进行工

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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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

富宁县）

云南省少数民族除彝、民家、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原称么

些）、景颇、藏、瑶均系已确定的单一民族，不必识别外；在第一阶段工作期间计识别

了二十九个民族单位，并搜集了部分民族的材料，研究了四个民族的正名问题。现将民

族识别研究结果报告如后，工作总结另报。又附有各民族单位识别小结供参考。

一 、 僮 族 系 统

（一）“沙”族（布雅伊）与“土”族（布雅伊

“沙”族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只是僮族的一个支系。

叶气声母。“沙”族自称“布雅伊”，与桂西僮族自治区

云南全省“沙”族人口共约十八万人，分布在文山专区（约十四万人，其中广南县

最多，已将富宁县“土”族六万人一并计入）、原宜良专区和蒙自专区。“沙”语属于

僮傣语支中的僮语北部方言；从六百个同源词的比较看，基本上是相同的，语法一致，

语音都没有

部分僮族自称相同。“沙”族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也与僮族相似，尤以寨老制残余、小

家族、“不落夫家”与“夫兄弟妇”婚俗、“祭龙”、土地社神、多神信仰与巫师制度

等特点为明显。由于地区相连，语言互通，经济联系，“沙”族与桂西僮族往来是极密

切的。

“土”族（富宁县）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是“沙”族的一部分，属于僮族的支

系。

“土”族人口约六万人，绝大多数居于富宁。历史上称“沙人”，因受当地汉人歧

视，被称为“土佬”，解放后改称“土”族。“土”族自称、语言、经济生活与社会文

化和“沙”族一样，和桂西僮族往来也是极密切的。

（二）“侬”族（布侬）

“侬”族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只是僮族的支系。

等吐气声

云南“侬”族人口约二十万人，集中在文山专区（又蒙自专区有四千余人）。“侬”

语属于僮傣语支中的僮语南部方言。云南“侬”语与广西龙州僮语比较，语法结构大体

相同。根据近六百个同源基本词比较，龙州僮语与“侬”语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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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同声母的词占

；同声母韵母的占

，不同声母的词占 ；同韵母的词占

；同声母而不同韵母或同韵母而不同声母的占

；不同韵母的词占

，其中大

多数还有语音对应规律；所以“侬”语与龙州僮语只是方音上的差别。“侬”族自称与

桂西僮族自治区部分僮族自称相同。“沙”、“侬”两族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宗教信

仰等都大体相同，它们又和桂西僮族十分接近。

“黑衣”、“隆安”三族

应地变为－？；“侬”语绝大多数仍保留

“隆安”三族都不能自成为单一的民族，他们都是僮族。

“天保”约有一万六千人，“黑衣”一万七千人，“隆安，，五千人，大部分布在富

宁县，也都是近代从广西各县逐渐迁徙定居下来的。“天保”、“黑衣”、“隆安”三

种话都属于僮傣语支中的僮语南部方言，与“侬”语是同一系属。“天保”自称“布

侬”、“黑衣”自称“布雄”、“隆安”自称“侬安”，和广西部分僮族的自称相同。

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与桂西僮族相类似。三族因为老家在广西，与僮族往来

密切，具有很强烈的共同心理状态。

（四）“土佬”族（布傣）

“土佬”族是僮族的一个支系。

“土佬”人口在文山、蒙自两专区合计约七万人，主要分布于文山、麻栗坡、马

关、蒙自、开远、元阳等县市。各地“土佬”自称虽有些差别，但是都有个“傣”字。

“上佬”语言是僮傣语支中比较接近僮语南部方言的一种方言，“土佬”语与“侬”话

的语法结构大体一致，语音方面根据五百五十个基本词的比较，同词源的有四百三十八

个，约占

四个，一般都有对应规律。例如，它们都保留

，其中同声母的有三百六十一个，同韵母的有一百二十二个，声韵均同的

可能从有一百

变来）等吐气声母，“侬”语仍保留韵尾 “土佬”语已丢掉

“土佬”语已完全丢掉

，对

及丢掉

特殊风俗如“祭龙”、婚姻上“不落夫家”、宗教上

的一部而使其元音鼻化。“土佬”语的特点是这次新的发现。“土佬”的社会经

济文化各方面都与“侬”族接近，

鬼神崇拜与巫术，都和僮族相同的。但是各地区的“土佬”族因为历史社会发展条件不

同和民族杂居的影响，各区也有不同，他们要求成为单一民族也显得不够强烈。蒙自

“土佬”一万八千人，已经失掉原有语言（这次找出一位老妇人还能讲三十余个“土

佬”的词），风俗习惯也受到汉族的影响，不过他们自认为有别于汉族。

以 上“ 沙 ，，、“ 土 ，，、“ 侬 ，，、“ 天 保 ，，、“ 黑 衣 ，，、“ 隆 安 ”、“ 土 佬 ”各 单

位，都已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在语言、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各特

征上都是很明显的属于僮族系统。

（三）

“天保”、

“天保”

“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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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彝 族 系 统

（一）“土家”族（蒙化县）与“蒙化”族（景东县）

“土家”族和“蒙化”族就是一个单位，都自称“迷撒拔”或“腊罗拔”。他们不

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人，“土家”族十七万多人，分布在蒙“土家”和“蒙化”两族人口共约

化、顺宁、漾濞、祥云、永平、昌宁、洱源、宾川、弥渡、云县、邓川、下关等十三县

市，中以蒙化县人口最多，几占半数。“蒙化”族有四万多人，分布在景东、双江、新

平、耿马、镇沅等县，以景东人口居多；他们原是蒙化的“土家”向南迁徙来到各县，

汉人因是称之为“蒙化”族。这次调查对象是蒙化县的“土家”和景东县的“蒙化”。

“土家”语和“蒙化”语都是彝语的方言。“蒙化”、“土家”和“罗罗”（当地彝

族）在语法结构上完全一致。根据一千多个词的比较，“土家”语和“蒙化”语有

相同相近；“蒙化”语和“罗罗”语有相同相近；“土家”语和“罗罗”语有

巫术并多神崇拜

相同相近，三族虽在词汇方面有些不同，但语音系统基本相同。“土家”和“蒙化”的

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也和彝族相差不多，他们往来密切、互相通婚，都保存着氏族残余

（同姓不婚，族长制），婚姻上“夫兄弟妇”、火葬遗迹、祖先灵台、

等彝族普遍的特点。

（二）“撒尼”族（附昆明市“散民”）

“撒尼”族不是单一的民族，应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人，分布在原宜良、文山两专区，集中在路南县圭山约“撒尼”人口约

人。根据初步研究，“撒尼”语是彝语的一种方言，但还需要进一步与凉山彝语

作比较分析。“撒尼”自称为“尼”，和凉山彝族在历史文献和谚语中的自称相同。也

有老彝文经典，其文字与凉山老彝文是一种，只是在书写方向和笔画上有些不同。在社

会文化上，所有氏族残余、姑舅表优先婚配、“夫兄弟妇”、幼子继承权、火把节、火

葬遗迹、祖先灵台、崇信多神、“毕摩”巫术等都是和彝族共有的普遍的特点。

的词汇可以相通，

昆明市“散民”可认为与“撒尼”同一支系，即是彝族的一部分。自称“撒尼濮”，

人口八千余人，语言是彝语的一种方言，与路南“撒尼”语约有

“散民”与汉族接触多，本民族原有文化已逐渐消失，但尚保存有老彝文、宗教信仰、

“毕摩”巫术及火葬遗迹等特点。

（三） “阿 西” 族

“阿西”族不是单一的民族，应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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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哈 尼 族 系 统

“阿西”人口约三万七千余人，主要聚居于弥勒县西山区，约二万四千人。“阿

西”语据初步研究结果，是彝语的一种方言，与“撒尼”语可以交谈，但还需要进一步

和凉山彝语作比较，以求确定的结果。“阿西”没有文字，但氏族残余、姑舅表优先婚

配残余、“夫兄弟妇”、幼子继承权、火把节、祖先灵台、崇信神鬼、“毕摩”巫术等

一系列的社会习俗，也都是彝族的普遍特点。

（四）“罗武”族（云龙县）

“罗武”族不是单一的民族。应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罗武”人口约八千五百人，分布于云龙、永平、漾濞三县，云龙县占绝大多数，

约六千人，“罗武”自称“尼苏”，与部分彝族自称同。语言大体上是彝语的一种方

言，与武定“黑彝”语相似，但需要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罗武”很受汉族和民家族的

影响，不过，“天菩萨”式的头发残余、幼子继承权、婚后坐家、巫师“阿毕”、赌油

咒等一套的习俗基本上与彝族相同。

（五）“普”族或“普拉”族

“普”族是一个通称，包括五个单位，按其自称有“阿杂”、“普拉”、“普哇”、
“ 资”和“土拉巴”，人口约共八万人，分布文山、蒙自两专区，这次调查文山“阿

杂”、石屏“普拉”都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可能是彝族的支系。

以上，与蒙自“

“阿杂”和“普拉”语言似都是彝语的方言。“阿杂”语和“撒尼”语近似或基本

相同，根据二四四个词汇的比较，基本相同的占 资”语比较亦有

二分之一基本相同，与石屏“普拉”语比较只有三分之一基本相同，但四者之间都绝少

完全相同的词，只有对应上的近似。“普”族各单位的语言差别很大，需要进一步调查

分析，同时也需要把他们和凉山彝语作个比较。文山“阿杂”和石屏“普拉”都有氏族

残余，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多与彝族近似。

以上彝族系统各单位，“土家”和“蒙化”是明确的属于彝族系统，“撒尼”、

“阿西”、“罗武”也较明确，但在语言方面还需要比较分析。“普”族各小单位更需

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豪尼”（布都）、 碧 约 ”、“ 卡 都 ，，、“ 斡 纽 ，，（ 西墨江县“哈尼”（布孔）、

摩罗）、“阿木”六个支系。

墨江县六个支系都是属于哈尼。

六个支系共有人口十万六千余人，分布于墨江、普洱两县，以墨江占大多数。语言

方面，六个支系都记录了一千多个词汇，语法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再挑出五百多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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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曼四、“白朗”族（濮

五、“勒墨”族（附“那马”族）

用词与红河哈尼族聚居区方言比较，这六个支系与红河哈尼族语并六个支系彼此间都有

以上的词相同和相近。相近的词中除一小部分因受附近其它方言影响变化较乱外，

大部分都有对应规律。分析结果，初步认为六个支系的语言都是属于彝语支中哈尼语的

方言。社会文化方面，有氏族残余、父子连名制、姑舅表优先婚、重视祭龙树和过六月

两节期、祖先崇拜、“摩批”巫师并多神信仰等一系列的特点。

“白朗”（濮曼）应确定是一个单一民族，名称也应改译为“布朗”以切合本民族

自称。

化明显，社会文化方面，西双版纳“白朗”有长老

“白朗”族人口约五万二千余人，多数分布在南部边疆各县。“白朗”语属于南亚

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语支，因具有南亚语系语言的一般特征，又与其姊妹语言佤语、

崩龙语有明显的分别，所以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经济生活方面，“白朗”散居各区，

发展不平衡，在西双版纳区尚保留有原始农村公社的残余，土地公有私营，有些地区进

入封建关系，土地高度集中，阶级分

分田制，家长制家族、婚姻自由不纳聘礼、氏族或村寨血斗、崇信鬼神等原有的一套特

点。但在宗教节日方面，多半受傣族影响，有缅寺，信佛教。

“勒墨”族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是民家族的一个支系。

“勒墨”族人口约有四千人，分布于碧江、维西、福贡各县，中以碧江县最多。

“勒墨”自称“白尼”意即白人，与民家族自称相同，语言也是民家语的方言，彼此大

体可通话，只是社会经济方面较民家族落后。

兰坪的“那马”人，自称“白”族，也与民家自称相同。语言也是民家的一种方

六、阿　　昌　　族
、

阿昌族应作为单一的民族。

面受汉族影响较深，但为了有利民族团结和发展，盈江与梁河两地

阿昌族人口约一万七千人，分布于盈江县一万人，梁河、陇川、莲山等县七千人。

阿昌语是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但究属彝语支或缅语支，以及盈江与梁河两处的方

言关系都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经济方面盈江阿昌族手工业特别发达，尤擅长打铁、

制刀剑；梁河阿昌族较落后。解放前两地阿昌族都是受别族统治与压迫，盈江方面受傣

族影响较深，梁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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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人”族（镇康县、沧源县）

的阿昌，应作为一个民族单位。

八、“怒”族和“俅”族

“本人”族应是佤族的一个支系。

牛祭鬼、崇奉多神、猎神与土地神居重要

“本人”族人口约一万三千余人，主要分布在镇康猛和南腊及班洪、岩帅一带。这

些地区“本人”自称“佤”，与一部分佤族自称相同，其语言据初步研究也是佤语的一

种方言。经济方面较佤进步，土地私有，阶级分化明显，但尚保存祭祀用的公田制。社

会文化方面，表示爱情时女子为男子梳头，男子送烟草给女子的风俗与佤同。有大家

族、行族外婚、土葬不用棺、无祖先崇拜、

地位。部分受傣族影响，有缅寺、信佛教。

贡山的“怒”、“俅”族应是同一民族，碧江和福贡的“怒”与贡山“怒”、“俅”

的关系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水等处。未定界区域未计在内。语言方面，贡山

“怒”、“俅”两族估计共有人口约二万五千人，“俅”族主要居住贡山，“怒”

族分布于碧江、福贡、贡山、兰坪、

的词虽然不同，，词义相同语音相近的占

“俅”族与贡山“怒”族可以通话、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根据四百五十个词的比较，语

（其余约占音词义全同的占

但其中大部分尚有疑义，还可能有相同的），所以贡山“俅”语与“怒”语是同一语言

的两个方言。但是贡山、福贡、碧江三地的“怒”语差别很大，目前还不能决定它们是

方言的不同或是语言的不同。因此“怒”、“俅”语言的关系还要继续研究。特别是

“俅”语材料太少，更需要补充。“怒”、“俅”经济生活大体相似，刀耕火种占重要

地位，两族社会文化也略同，有原始的父子连名制、“交错从表”婚、“平行从表”婚

（包括堂兄弟姊妹婚）、“夫兄弟妇”、土葬等特点。两族对祖先观念都淡薄，但信多

神并行巫术，一部分信喇嘛教并行火葬。

九、“西蕃”族

滇西北的“西蕃”族在与西康省境内的“西蕃”族进一步比较后可考虑为单一的民

族，但名称应更改。

在云南省“西蕃”族人口共约二万五千人，分布于兰坪、宁蒗、丽江、永胜、剑

川、中甸、维西、华坪、德钦各县。兰坪、宁蒗的“西蕃”族是这次调查的对象。“西

蕃”语是属于藏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与藏语、羌语并列。根据兰坪、宁蒗“西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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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工作

，不同的占

与中甸藏语八百个词的比较，词义语音全同的六个词，占百分之零点七，相近的占

“西蕃”语语法有独特现象，形态变化较多，藏语则多用附加

成份和助词来表示。这只是一个初步结果，最后确定还有待于西康境的“西蕃”语的调

查和进一步与康藏的藏语作比较研究，“西蕃”族经济以农耕为主，种山地，残留半农

半牧，在社会文化上，有过氏族组织、母系残余、青年男女入社式、对狗尊重与特有的

宗教巫术仪式诸特点。

十、“蔗园”族（富宁县）

“蔗园”族是广西迁到富宁县讲粤语方言的人。

“蔗园”族人口在富宁不到一千人，语言属于汉语的粤语方言，因为种甘蔗为生，

解放后报称“蔗园”族。一切社会文化也都与汉族无异，当然不能构成为单一民族。

除了以上二十九个单位识别工作外，尚有其他的两项工作：第一项是搜集了云南省

境内若干民族的材料，有傣、藏、苗、瑶、彝、哈尼、佤等族，其中并总结了傣、哈

尼、佧瓦的民族特征。第二项是正名工作，研讨一下那些民族名称尚有问题，提议更

改。讨论过民家改为“白族”（“白”为本民族自称又可包括“勒墨”与“那马”），

么些改为“纳西”（本民族自称大多为“纳西”，因也写作拿喜或纳喜，有些本民族人

士主张统一用“纳西。）白朗改为“布朗”（以切合本民族佧自称），佧佤改为“佤”或

“腊佤”或“布饶”，（因“佧”为傣语奴隶的意思，“佤”、“腊”、“布饶”为本

民族内部不同的自称），需征求更广泛的意见，特别是本民族的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这与富宁“土”族、桂西僮族自治区部分“沙”族自称“布雅依”

一、名称、历史及人口

调查人：林耀华、周耀文、施联朱、黄淑娉、刘恩良、赵大富、孙岳素

“沙”族是僮族的支系，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

文山专区“沙”族识别小结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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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语 言

“沙”语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僮傣语支中的 语北部方言。根据桂西僮族自治区

北部来宾县僮话和云南广南县“沙”话的比较，语法结构基本上相同，语音特点都没有

等吐气声母。沙语与桂西僮族自治区北部的一部分僮语方言相差很少，可

以说大体上是相同的，他们之间是可以通话的。据邱北“沙”族干部张有贵说，他在罗

平土改时，遇见广西自称“布纳” 的僮族，彼此可以相互通话。

音。麻栗坡市“侬”族称“沙”族为

僮族及贵州布依族自称相同。其他少数民族称“沙”族也是“布雅依”、但有时有些变

（汉语普厅、现在富宁县旧名普

厅，这表示麻栗坡市“沙”族是从富宁迁去的）。汉人在解放前称他们“沙人”或“土

佬”，解放后才改称“沙”族，但富宁的“沙”族在解放后误称为“土”族。

“沙人”名称在宋代即已出现，当时有沙奴为“沙”人土长，住地即在今之广南，

也是现在“沙”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元、明、清各代志书都有“沙人”的记载。清

职贡图曾说明“沙人”散处广南、广西、曲靖、临安、开化等五府，分布地域相当广，

现在“沙”族在文山专区（包括前广南、开化二府）人口最多，前宜良专区（前广西

府）较少，蒙自专区（前临安府）最少。

“沙族”人口根据文山专区最近的统计约八万人，分布于专区各县，其中广南最

多，占四万五千人，邱北二万多人，砚山一万多人。其实“土”族六万人应并入“沙”

族，麻栗坡二区“沙”族七八个寨子误为“侬”族，也应归并“沙”族。这样合计起

来，文山专区“沙”族约有十五万人。加上前宜良专区二万七千余人，和蒙自专区六千

余人，“沙”族总人口约十八万人。

三 、 区 域

广南“沙”族人口最多，分布在全县各区，以县境的东北部和东部的八区和三区较

为集中，有聚居乡（例如我们调查的三区坝龙乡二千五百人绝大多数为“沙”族）。广

南北面与广西隆林县相接，和桂北僮族成一片，东面又与富宁相邻，和富宁“土”族较

集中的地区也是接连起来，是一片较大的聚居地区。广南西面与南面各县“沙”族比较

散居，人口也较少。

四 、 经 济

“沙”族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多坝居，主要作物是水稻。农具和耕作技术和汉人

大致相同。解放前不用人粪作肥料。男女都参加劳动，女子是主要劳动力。副业生产：

普遍饲养牛、马、猪、鸡、鸭；妇女纺纱织布；有铁匠、木匠、石匠和泥水匠，但都不

是专业性的。没有专业的商人，人民以产物与柴草到汉人市镇换取盐巴和日用品。

广南“沙”族过去是侬土司治下的人民，租种土司的土地。解放前“沙”族内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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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文化

出现地主，剥削形式有实物地租、高利贷和无偿劳役等。

“沙”族原有寨老制，由寨中老人管理公共事务，老人厅是寨老议事的地方。在土

司统治时代，寨老与土司头人结合起来。解放前广南八宝尚有老人厅，主持附近十三寨

的“祭龙”事务。“祭龙”时，“侬”族与汉族也可参加。

“沙”族没有氏族组织，家族父系，同姓不同宗可以结婚。行招赘制，崇拜祖先，

也供外祖父母。婚姻行一夫一妻制，也可娶妾，行“夫兄弟妇”及“妻姊妹婚”，舅表

姨表都可以结婚，但姑表不婚，青年男女“赶风流街”，互唱山歌，自由恋爱，婚时亲

迎，婚后新娘“不落夫家”。

“沙”族居室多瓦房，架木为楼，楼上居人，楼下居畜。以前妇女衣绣花，穿裙

子，现在头包帕子，上穿宽袖长衣，下穿裤子，平日赤足，喜庆时穿翘头绣花鞋。节期

多受汉族影响，原来风俗也有保存的，如元旦取新水，禁入别人家，以各色糯米饭祭祖

先，春间“祭龙”，秋间尝新米，七月半重视祭祖先并定期合夥祭土地等。寿期与汉族

不同，以年达三十七、四十九、六十一、七十三做寿庆，有仪式。

丧葬与宗教信仰多受汉族影响，广南八宝连浮埋重葬也没有了。信鬼崇奉多神，神

名多从汉族借去，但家神有三弟兄比较特殊。“沙”族有魔公，师徒相传，另有师孃，

能赶鬼、治病，禳灾。部分地区还有铜鼓。

“沙”族社会文化虽然受汉族影响，但尚保存有本民族的特点。“沙”族认为与富

宁“土”族同是一族，而且与“侬”族杂居或邻居，又与广西僮族相邻，他们的语言习

俗相差不多，彼此通婚往来（绝不与苗、瑶、彝通婚，与汉族通婚的仅限于上层）。因

此，他们在心理状态上也极相近。

六 、 结 语

从语言、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状态诸特征来看，“沙”族是僮族的

一个支系，特别与桂西北部的僮族几乎没有区别。不过汉语“沙人”这个名称，历代应

用很久，解放前“沙”族群众虽不大知道（例如富宁“沙”族在解放后误为“土”族），

但解放后群众对“沙族”名称很满意，如果与有关民族单位合并，需要经过一番说服的

工作。

调查人：林耀华、周耀文、施联朱、黄淑娉、刘恩良、赵大富、孙岳素

“土”族不能成为单独的民族，它就是沙族，也是僮族的支系。

富宁“土”族识别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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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历史及人口

，简称“雅伊，，“土”族自称

该县人口总数

二 、 语 言

“土”族自称与“沙”族同，他们彼此可以完全通话，只有方音上一些小差别。语

音特点都没有 等吐气声母，与“沙”话一样，同属于侗傣语族僮傣语支中

的僮语北部方言。

） 在，“布”布雅伊”

复合词中是“人”的意义。这个自称与云南“沙”族、桂西僮族自治区部分僮族及贵

州南部布依族自称相同。其他各少数民族也称“土”族为“布雅伊”，当地汉人在解放

前歧视他们称“土佬”，解放后改称“土”族。

富宁皈朝原有沈土司，相传世袭三十一代，祖先追溯到宋代。据元史，这一地带在

宋时有沙奴，或即“沙人”土长。一六二五年滇志载有“沙人”在富州（今富宁）属于

李氏沈氏，这说明富宁“土”族就是“沙”族，而且是由来已久的土著民族。

，汉族占

“土”族人口近六万人，除少数分布麻栗坡市外，五万三千多人都集中在富宁，占

弱，余为其他各少数民族。

三 、 区 域

富宁“土”族分布于全县四区两镇，在城区附近较集中，在乡间占居水边平坝地，

有小聚居村落。在较大的村落之间的地区内，多半都是各族杂处。

富宁“土”族西面与广南“沙”族相邻，东、南、北三面与广西省隆林、百色、睦

边（旧镇边）各县僮族相连，他们都是同一来源同一语言地域相连的民族集团。由于历

史上反动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政策，把他们分割起来，致有许多不同名称的民族单位。

四 、 经 济

“土”族多坝居，部分住山坡，以农业为主，种植稻米和苞谷。生产工具和技术与

“沙”族、僮族相似，施肥不用人粪。男女都从事耕作，妇女是主要的劳动力。副业生

产多饲养牛、马、猪、鸡等，种棉花，自纺自织，会刺绣，制造竹器，榨糖和酿酒。没

有专业的商人，出卖农产品和副业产品，换取日用必需品，这些物品都是从广西百色运

来，和本省的经济联系反而较少。

“土”族阶级分化相当明显，有地主富农。剥削形式以实物地租和高利贷为主，此

外，尚有给地主送年节礼，作无偿劳役并代养牲畜等，直到土改才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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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专区“侬”族识别小结

根据上述历史来源和名称，初步分析语言、区域、经济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

理状态等特征而言，“土”族不能成为单独的民族，它就是沙族，也是僮族的支系。

五、社会文化

六 、 结 语

调查人：林耀华、周耀文、施联朱、黄淑娉、刘恩良、赵大富、孙岳素

）

“土”族社会原有寨老制，俗称老人厅，是一种村寨组织，现在只余残迹。他们没

有氏族机构，只有家族，父系，也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家族在四代之外即认为没有

宗亲关系，所以同姓可婚。从亲属称谓看来，父系母系区别不大，行招赘制，拜祖先，

也供外祖父母，婚姻一夫一妻，间亦多妻，舅表姨表可婚，姑表婚认为不吉，但可“妻

兄弟妇”。婚前男女自由恋爱，特别于节日赶街，对唱山歌，互赠礼物，俗称“赶风流

街”，婚时有媒的，行亲迎，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

住屋架楼，覆以茅草，四面围竹墙，叫做“栏”。广南“沙”族住屋多瓦房，并多

楼居，楼上居人，楼下居畜。“土”族原有服装多已改变，只妇女以黑布或毛巾包头，

上身穿宽袖长衣，下着裤或裙，盛会时穿翘头绣花鞋。节期和仪式多受汉族影响，特殊

风俗包括元旦取新水，禁入别人家，阴历七月半重视祭祖，献各色糯米饭，称为过小

年，春间定期祭龙树，祭土地神，秋间尝新米，做糯米粑喂牛等。

丧葬也深受汉族影响，但实行浮埋重葬与广西僮族相同。信鬼，崇拜多神。有魔公

和师孃，魔公都是男子，有经典，师徒相传，师孃有女有男，行巫术以治病禳灾。

总之，“土”族社会文化特点与“沙”族相同，他们有共同的心理状态，彼此认为

是同一来源同为一族。“土”族又与桂西僮族密切联系，据剥隘“土”族罗瑞娥说，富

宁“土”语与百色僮语相同，“土”族与桂西僮族在经济上婚姻上关系密切。

“侬”族是僮族的支系，不能构成为单一的民族。

一、名称、历史及人口

）“侬”族自称“布侬” （侬人），与桂西僮族自治区部分僮族自称相

，只砚山“沙”族称之为“布傣”同。其他少数民族也称他们为“布侬”

（傣人）。汉族称他们为“侬”族或“侬人”。

唐、宋时代，今日桂西左、右两江流域和云南东西部都已经是僮傣语支人民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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